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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昔日的乡村，活泼好动不知疲
倦的孩童是冬日游戏的主角，也是快
乐生活的制造者和欢声笑语的传播
者。天寒地冻的彻骨之寒决定了冬日
游戏的特殊性和局限性，除了单纯的
娱乐功能，往往还带着体育锻炼和抵
御寒冷的使命，故而这些游戏中技巧
型偏少，以力量型和对抗型为主，体力
消耗大，出汗多，如推铁环、挤咕哝、磕
拐、砸沙包、打纸包等，可谓是五花八
门，种类繁多。如今想来，在这林林总
总的冬日游戏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
的当属挤咕哝，其场面之大，参与人数
之多，御寒效果之妙，可以说没有任何
一种游戏能与之媲美，称得上是名副
其实的冬日游戏之王。

挤咕哝是老家一带对这种游戏
的叫法，其他地方又叫挤油油、挤油
渣、挤暖和、挤墙根等，顾名思义就是
许多人互相挤着取暖，是我童年记忆
中校园里经久不衰的一种冬日经典
游戏。此游戏简单易行，一看就会，
不受场地限制，只需一堵墙即可；无
需任何技巧，往墙角一站就行；人数
可多可少，时间可长可短。参与对象
以男孩为主，既可以享受热闹快乐又
可驱散身体寒冷，可谓是一举多得，
其乐无穷。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靠着墙根站
成一排分成两队，可以是两端的人向
中间挤，站在左边的扛着膀子使劲往
右边挤，站在右边的铆足力气拼命往
左边靠，位居中间的人如果抵挡不住
左右两股力量的冲撞和夹击，被挤出
了队列，便赶紧跑到队伍的尾部继续
战斗，一轮轮循环延续，直至游戏结
束；也可以是所有的人向着同一个方
向挤，挤到最后往往是呼啦啦倒下一
片，一个压着一个乱作一团。

早上、中午上课前和课间十分钟，
是挤咕哝的最佳时机。冬日的校园
里，黑黢黢的墙根旁，挤咕哝的队列随
处可见，成为一道风景。站在两支队
伍前面的都是个子大有力气的，狭路
相逢勇者胜，两个打头阵的同学双腿
牢牢地撑着地面，肩扛肩，肘碰肘，后
背紧贴着墙噗噗撞击着身体，针锋相
对，互不相让，那架势酷似斗牛的大力
士，两眼死死盯着对方，谁也不甘示
弱。紧跟在后面的同学也摆出咄咄逼
人的架势，弓着腰，扎稳步，双脚蹬地，
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往前顶。遇到两
军势均力敌的时候，你挤我退，我退你

挤，虽然一个个被挤得龇牙咧嘴脸红
脖子粗，长蛇般的队列也是忽左忽右，
摇摆不定，却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
有时候挤着挤着一个同学的束腰带被
挤掉在地上，战事紧急他也顾不得弯
腰捡起，在围观者的笑声中双手提着
棉裤继续战斗。站立一旁围观的同
学看一时分不出胜负，便有些急了，
扯开嗓子鼓劲呐喊，加油声、喝彩声
不绝于耳，惊天动地。再看队列里面
的人，好像被围观者高涨的热情所感
染，劲头更足了，一边挤一边喘着粗气
喊叫：“挤，挤，挤咕哝，挤到南山当长
工……”挤的人气势磅礴，排山倒海；
看的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你方唱罢
我登场，一轮接着一轮挤，在高潮迭起
的挤扛下，在此起彼伏的欢呼中，耳畔
猛然响起了急促的上课铃声，意犹未
尽的同学们轰然四散，虽然仅是十分
钟的狂欢，但此时同学们个个大汗淋
漓，面红耳赤，鞋里暖和得像放了一个
小火炉。

挤咕哝是一件开心快活的事情，
但有时也会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
小插曲。比如，身上穿的棉袄棉裤和
涩拉拉的墙壁不停摩擦，时间久了自
然磨损严重，有时候用力过猛，衣服上
就会撕裂一道三尖口子，回到家里自
然免不了父母的一顿责骂；还有的平
日里本是一对要好的伙伴，挤咕哝时
因为某个动作幅度过大便转喜为怒，
争吵不断甚至拳脚相加……尽管有这
样那样的不愉快发生，但孩子们都是

“好了伤疤忘了疼”，当校园的土墙边
吹响挤咕哝的“集结号”，那些父母的
责骂声、彼此之间的争吵声都忘到九
霄云外了，一路小跑毅然决然加入到
挤咕哝的队伍中。

那天，心血来潮的我给儿子讲起
了小时候挤咕哝的往事，上高一的儿
子一脸茫然不知所云，我费尽口舌连
说带比画，甚至站在墙角一遍遍演示，
好不容易才让儿子弄明白了这个游
戏。末了，儿子一句话让我大跌眼镜，

“那么多人在一起挤，乱糟糟的，多不
安全啊”。我一时语塞。是啊，如今的
孩子们坐在温暖如春的教室里，再也
不用靠挤咕哝来驱散周身的寒冷了，
他们无法体会这个古老游戏的魅力和
美好。每每想起许多年前寒冷而枯燥
的冬天和挤咕哝这个渐行渐远的游
戏，我的心中总会漫过无边的温暖，感
到日子的充实和童年的快乐。

挤咕哝：远去的乡村冬日游戏

儿子坐在书桌前写作业，一副严肃
认真的样子，比起平日的顽劣显得沉稳
可爱。我倚在儿子的床头看书，空调发
出“嗡嗡”的声响，合着他写字的“沙沙”
声，交织出和谐的乐章。此情此景，不由
想起小时候的我，也是冬夜，也是写作
业，也是父亲陪在身边，只不过取暖的不
是空调，而是小小的红泥火炉。

火炉用废弃的铁皮水桶改装而成。
里侧是由白干土、黄土、废炉渣混合搅拌
成泥覆在上面的耐火层，水桶上的提手
还在，可以提起改装的火炉来回移动，虽
简陋，但小巧、方便。每当晚饭后我开始
写作业，父亲便生起火炉，橘红色的火光
跳跃在逼仄的房间，像爱的使者，传递着
温暖。柴火是玉米棒脱粒后的芯，乡下
叫作“骨头”，质轻不耐烧，父亲坐火炉边
守着火炉，续着“骨头”，炉火便一直燃烧
下去。偶尔燃烧的“骨头”爆裂，啪啪作
响，升腾起的灰烬落在书桌上和父亲的
身上。有时我写作业入神，忘记烤火暖
手，手冰凉冰凉的。父亲把自己的大手
烤热，包裹住我的一双小手，便真切地感
受到炉火温暖的气息，暖身，也暖心。有
时，父亲一边往火炉里添柴火，一边说着
一些做人的道理，如“火要空心，人要实
心”，柴火架空才能烧得旺，做人要实在
才能立身处世。

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炉火正旺时，父
亲用拇指粗的一根木棒，扒拉开火炉底
部的灰烬，放一个红薯，然后再用炉灰掩
埋，开始煨红薯。不用多久，红薯甜腻的
香味弥漫整个屋子，我开始心不在焉，垂
涎三尺，一边写作业，一边偷偷瞄向火
炉。父亲把握的时间正好，作业写完，红
薯也熟了。在寒冷的冬夜，在睡前，吃上
一块暄腾腾、热乎乎的煨红薯是多么幸
福的一件事呀！

记忆中的红泥小火炉还与一杯热腾
腾的醇香的黄酒有关。那是我的第一份
工作，在寒冷的冬天，独自在异乡打拼。
思乡是免不了的，却又无计排除，整日闷
闷不乐。偶然发现一个路边地摊，仅仅
能避风的简易塑料帐篷里，一位老人，经
常在夜里卖黄酒。我成了老人的常客。
老人把黄酒从硕大的皮壶倒入铝制小
壶，坐在小火炉上温酒，酒香弥漫时，老
人把酒倒入一个玻璃杯子递给我。我小
口小口地慢饮，老人会把另外一个火炉
提到我身旁。此时，我便会想起小时候
父亲给我煨红薯的情景，老人的动作、神
态都像极了父亲。

对火炉的思念，不是说火炉比空调
暖和，其实，这只是一种情怀，更确切地
说，是一种心灵的回归。电子时代，“火”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
对于我，它在我的童年熊熊燃烧着，直到
现在，它还燃烧在我的心中！

红泥小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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